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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走越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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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卡尔

蟒弯泉水

蟒弯在奶奶家院后山包包下面，与奶
奶家隔着一座山包和一片梯田，奶奶家坐
南朝北，蟒弯坐北朝南，与奶奶家背靠背。
蟒弯又叫莽子弯，为什么叫莽子弯，因为那
里出莽子。在我们那里，莽不是粗鲁、不文
明、莽撞的意思，而是瓜、笨、蠢。莽子弯，就
是瓜娃子弯。蟒弯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
方，名文书，人们叫他方文书，这名字好记，
方文书，方文书，方家的文书。另一户叫李
皓，这名字也好记，可以记谐音，你好。方文
书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骨子里透着一
股儒雅之气，他可是根正苗红的贫农。李皓
长得猥琐，佝偻个背，见人就巴结的问候，
您好!他虽然看起来有些猥琐，但他们家成
分还是有些高的，虽算不得数一数二的好
人家，但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些身份，后来在
特殊年代他也没有少出名。

方文书屋后有一个泉水，叫蟒弯泉水，
就在他家阳沟的上方，泉水从岩洞里源源
不断的流进一个小石凼，然后顺着崖壁流
到阳沟，再顺着阳沟向东绕一段路倒流到
院坝外的水田里。这泉水从半崖上流下来，
了无生息，人们叫它哑泉。山岩上有一大片
凤尾竹竹林，竹子斜长着，遮掩着整个院落
后半部，同时也遮掩着方家房屋的后半部。
阳光照在竹林上，屋后就透视出一层淡淡
的绿光。盛夏时节，这里是纳凉避暑的好去
处。方文书人长得萧洒，脑子也很聪明，为
了方便用水，他从山岩上砍下竹子，将竹关
节一节一节的打通，一根一根的接上，一头
放在小石凼，一头放在缸边，泉水钻进竹
管，嚯嚯嚯的，源源不断的流进缸里，先是
笃笃笃笃，如马儿在山中石路上奔跑，后是
咚咚咚咚，如战鼓在屋内擂响，直至后面水
满鸦雀无声，才用个塞子将竹管塞住，此时
凼内的水又无声无息的顺着涯壁外流。做
着这一切，他很开心，他笑了，他跨出门，偷
眼瞅了一下隔壁李皓家，准备把这天大的
好消息告诉李浩，想顺便得到李浩的夸奖、
羡慕。李皓家没人，然后他转身哼起歌儿:
马儿呀你慢些走嘞……笑嘻嘻的端出一张
小方桌到后门喝起庆功酒，他越喝越高兴，
越高兴越喝，喝到后来,一个人禁不住开怀
大笑。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多久，方圆几
个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方文书家喝起了简
水(自来水)。好安逸哟，吃简水了，用不着劳
累了一天累巴巴的回去挑水，还是凉水，冬
暖夏凉，冬天洗脸洗脚都用不着烧水，人们
羡慕的议论着。不久，方文书结了婚，女方
是他的姨表姐，人长得高高长长，透着一股
斯文之气，真是篾门对篾门，板门对板门，
对上眼了。人们说，姨表亲伸手要，舅表亲，
隔河喊，他们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等不
挑水的家庭条件，不照顾亲戚照顾谁？

一天晚上，方文书做了个梦，一个白胡
子老汉对他说:我明天要走了，你给我搭个
桥吧，你把竹管划破，一节一节的接到大门
外的山坡下，我通过竹块就走了。这梦好奇
怪，方文书说。但梦终归是梦，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那有跟梦较真的?可巧的是，第二
天傍晚，血花大太阳的天霎时乌云密布，狂
风大作，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山
野里的树弯着腰像跑步一样急速晃动。一
股风撞开房门，灌到屋里，屋里立刻变成狼
藉。方文书躲在屋角，哆哆嗦嗦的注视着一
切，先是缸里的水浑浊，然后漫出缸外，像
一条水蛇，向屋外窜去。轰隆一声巨响，一
块巨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坏房屋，山洪如开
闸的河流涌进房屋，然后翻滚着、咆哮着向
屋外涌去。轰轰隆隆，轰隆轰隆，电在闪，雷
在吼，天在发怒，山上的竹子、大树不时发
出噼噼啪啪的断裂声，闪电如金蛇在漆黑
的天空中不断的乱窜，炸大雷不停的在头
顶怒吼，轰鸣，让人头皮发麻，大地震动。老
天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是不是走蛟呀？我
活了这么几十年，还没见过这阵仗。

有人说，听老一辈讲，有一年，沟里涨
洪灾，水磨河走蛟，也是这样的天气，那蛟
是晚上走的，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河
里有一根木桩在浑浊的水里顺流而去，木
桩上有两束光，据看到的人说，那是蛟的眼
光，身后，浑浊的河流如水墙翻卷滚滚而
下，那人惊呆了，忙惊吼叫醒街坊邻居，向
山坡上跑去。那晚也是大雨倾盆，风声、雨
声、炸大雷声不断，据说，凡江河过蛟，天上
是要把蛟恨到起的，防止它祸害一方，如果
发现它一路有破坏地方的行为，会用炸大
雷当即把它劈死。当然，最后会不会成真正
的龙，还得过珠江盘龙石那一关，那是严
考。所有应考的蛟都要去盘绕盘龙石，长了
不行，短了不行，必须刚好盘住才能进入大
海，不合格的也会被雷劈死，传说那叫度
劫。那晚，水磨河两岸没发生什么灾难，只
是一座石桥被拖到了河里，一根千年黄葛
树被带走了，至今几十年，了无音信，人们
都说，它们挡了龙道。那棵黄葛树，至今都
无踪影，有人开车顺河寻找，都没看见，或
许它已进入大海，“栽到龙宫里了吧”！

呼啦，一道闪电在大门外划过，那闪电
直通沟底，咔嚓，轰、轰隆隆，一个炸雷在沟
底响起，紧接着又一道耀眼的闪电直通沟
底，更大的炸雷在沟底响起，那雷声震得大
地抖动，耳朵轰鸣，紧接着传来沉闷的咚咚
两声，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焦臭味，随即雨过天晴阳光灿烂。
第二天，方文书请人到沟里砍树修房

子，意外的发现大门外半山坡有一条死蟒
蛇，那蟒蛇成白色，被雷劈成两截，那是他
亲眼看见最后两个雷打在山沟里的，想想
梦中的情形，他迷信起来，莫不是那白胡子
老汉就是这蟒蛇变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给它搭个桥又如何？可世上没有后悔药。但
不管怎样说，从那以后，方文书家的泉水不
能喝了，那水变成红色，还带有一股臭气。
他只能与李皓家共挑一井水，李皓家的井
水，不是泉水，是田里的水浸到井里去的。
每天挑水碰到李皓家，总是客客气气的:你
好。时间长了，李皓家的女人可不高兴了:
妈哟，小人，喝凉水的时候一家人尾巴翘上
天，谁也看不起，现在喝不得了，才假意的
问好。李皓唬着脸，一脸的不高兴:“婆娘，
记着，我们家曾是地主”。这话女人听懂了，
不再言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过了十多
年，两家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李皓家两男
一女，先后进入高等学府，临别时哭得难舍
难分，李皓唬着脸，啥都没有说，离别时，在
女人的催促下，只说了一句，娃娃些，记着，
出门在外，要夹起尾巴做人，记着，我们家
曾是地主。方文书家，一儿三女。老大是儿
子，是个傻子，按照我们那里的说法叫莽
子，一天莽粗粗的，啥都不会说，啥都不会
做，衣服裤子穿得简陋，鼻涕口涎满脸都
是，二十多岁的人，看起象四五十岁的人。
有人逗他，方兴家，结婚了，结婚了，他就将
两个手捏成拳头，上下重着，放在嘴上，做
出吹唢呐状，手指一张一合的，口里发出呜
哇呜哇的声音；方兴家，打锣了，他就左手
做着提锣的姿势，右手做着打击状，口里不
停的叫着：哐，哐，哐。我向来不跟这些人
玩，觉得戏耍一个残疾人很无聊，甚至是缺
德。方文书家的三个女子，都是哑吧，整天
连比带画的啊啊啊的叫着，至于叫的什么
我一句都听不懂，或许只有他们的父母才
懂吧！毕竟乡下没有哑语。

不知什么时候，方文书家又翘起尾巴
喝起了泉水，像先前一样，喝的是简水，据
说那泉水先是由红变黄，再由黄变正常的，
每当人们提起这事的时候，方家的人便说：
唉，老天爷开眼啊！又让我们喝凉水了，但
有人说，方文书家的泉水喝不得。为什么喝
不得？听到的人问？那泉水已不是先前的泉
水了，先前的泉水断了。你这说法怎么让人
信服？我是有依据的，不是信口雌黄。你说。
还记得那次下暴雨吗？那样的雨是世间少
有的雨，水磨河过蛟就那样。水磨河过蛟是
怎么回事？哦，那晚也是狂风暴雨，雷声隆
隆，那雷呀，打得来头皮发麻，让人害怕，闪
电耀花了眼，我晚上起来上厕所，看到满河
的浑水，那水还在往上涨。我吓住了，我看
见河里有条龙，那龙闪射出两束光，一浮一
浮的向下游游去。你确认是龙吗？那龙跟神
话和电影里的龙一样么？不一样，我看到就
像是一个树桩，树桩上有两束光在河里游
走，或许它不愿招摇过市伪装成树桩了吧。
我吓坏了，赶紧回屋拿起铁皮洗脸盆，满大
街的敲：街坊邻居们，涨河水了，河里过龙
了，大家快起来往山上跑吧！保命要紧。不
到十分钟，全街的人都跑到了半山腰，人们
站在芦苇丛中，望着河水痴痴的发呆。哈哈
哈……这事我晓得，不知什么时候，身边来
了一个听小话的白胡子老人，接口道。你知
道走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这事恐怕没有
人比我更清楚的了。你讲讲，到底是怎么回
事？人们期待着。唉，说来惭愧，那时候家里
修房子，家里穷，白天要争工分，不敢请假，
只有晚上去河里掏沙子。那晚，我刚装满一
船沙子，河上面涨潮了，我赶紧往岸上跑，结
果潮水把我挂电筒的树连根拔起来给冲走
了，唉，可惜我那两把手提电筒哟，就这样不
在了，我心痛啊。啊？有这事？听的人惊问。

你继续说方文书家的凉水是怎么喝不
得的？先前的两个人，又开始先前的话题。
好，言归正传。还记得方文书家房子被山
石、洪水冲毁后我们去砍树给他修房子的
事吗？记得呀！在他大门外半山沟有一条蟒
蛇被雷劈死了。对，这事大家都清楚。那蟒
蛇就是他们家镇井的井龙王，是他们家的
龙脉，龙脉被打烂了那凉水还是先前的凉
水吗？你越说越悬火，把我说糊涂了。蟒蛇
被雷劈死，凉水变成血水，你说这莫得关
联？那后面那凉水怎么又变成正常色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血流干了吧！这什
么血呀？流若干年，难道是血海？是不是血
海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家的凉水不是以前
的凉水，虽然水色正常，但水里的龙死了，
那水喝不得，我曾喝过他们家的凉水，那水
很粗，哽喉，不受吞，你看他们家三个哑巴，
一个莽子儿，都是喝那凉水造成的。他这结
论，让听的人一惊一乍的。

我这人不迷信，从不相信鬼神玄学，也不
相信龙脉，但我相信科学，或许那蟒蛇，大雨
雷天出没，触到闪电的某一个焦点，被雷劈死
也无不可能；或许那泉水由正常变血红，由血
红变黄色，再由黄色变正常是由于大地的原
因也未必可知；或许那四个残疾人……咳！我
越说越说不清楚了，因为仅以我的这点有限
认知，去谈天说地，比精卫填海还难，毕竟我
不是一个有渊博知识的人，这些问题还是留
待有关的专家、学者去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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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二与翁姆逃婚的事，全寨子的人都
知道了，他们看着我与甲嘎就伸大拇指，说
我们知青了不起，连威风八面，区委书记都
得谦让几分的陈达吉，都敢得罪。不过，他
们还是担心，苗二与翁姆逃不出神通广大
的陈达吉的手心。

甲嘎红着脸，坐在屋内不吭声。他对我
说：“你向阿嘎要几张朗达（风马）来，贴在
屋内。”

我知道朗达是保佑平安祝福吉祥的纸
片，可我们向阿嘎要朗达来做什么。阿嘎有
吗？我在阿嘎屋里住那么久，没见过他有那
种纸片。甲嘎说：“你要，他就有。我去要，他
肯定没有。”

我真的去要了。我说苗二和翁姆去了
远方，我们都为他们担心，想要几张朗达
贴在墙上。阿嘎把他搓的药丸放进桌上的
铜盘里，走过去掏出钥匙打开那只很大的
木柜子，取出一个方形木板。他叫我把柜
子上的墨汁端给他。那墨汁是调了胶的，
很稠很硬。他在火上把墨烤成稀状，涂在
了木板上，把准备好的几张黄色土纸铺在
上面，用指甲轻轻地刮，黑墨浸了过来，一
幅朗达就拓好了。我把朗达拿到阳光下，
那是很精美的木刻版画，周围的云团与花
朵线条细腻传神，中间是骑在马背上的护
法，生有鹰眼鹰嘴，正在啄食一条长长的
毒蛇。

阿嘎给我拓了好几张，说屋内只贴一
张，其余的撒在苗二常走的路上。阿嘎两手
都是墨。他把木板很仔细地揩干净，用一张
黄色绸布裹起来，又放进了木柜。他在送我
出门时，伸了伸大拇指，说：“苗二很行，是
个真正的男子汉。”

那天下午，风很大，早早地就收工了。
我与甲嘎故意落在人后，站在已经转黄的
青稞地里，把一张张朗达随风扔去。朗达在
风中翻转，像鸟儿飞得很远很远。我与甲嘎
都兴奋得大喊大叫。我们觉得，自己的身子
也随风马飞去了，飞到我们从没去过，却在
梦中常常见到的地方。

那里的太阳天天都是暖洋洋的，那里
的云朵像地上的花朵一样开出五颜六色，
那里的人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
爱……

那里，我们天天都在祝福：苗二与翁姆
平平安安。

霜土

傍晚，天刚麻下脸时，达曲河上游的小
寨子庄果的那个矮小的队长晋美，牵着一
匹老得浑身长着灰色毛刺的母马找到我，
他瘦小的脸颊干牛皮般枯皱，双眼像指甲
抠破的缝隙，很仔细才瞧得清那对滚来滚
去油黑发亮的眸子。那对细缝子就在我头
上脚下睃着，透出股很怪的光来。

他问：“你，稀里巴？”
“嗯。”
我大口啃着块汁水香甜的生萝卜，把

剩下的萝卜头子扔给那匹双眼浑浊，满是
呆气的老母马。母马却对着我撒了一大堆
鲜鲜的粪蛋。

“你，捞羊？”
“洛阳！”我故意大声一吼，吓飞了马身

上一群寻着汗汁臊味的苍蝇。这里人都说
不清汉族人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有十几种
叫法：老娘、羊羊、咬羊……

“你，骑马？”他拉拉马缰绳。我轻蔑地
歪着头，朝马背使劲拍了一掌。老马惊恐的
抖颤着跳开了。我说：“骑这样的马，还不如
骑条兔子过瘾。”

他咧嘴笑笑，拉紧缰绳，说：“上马吧。
嘿嘿，将就将就，下次一定给你换匹好马。”

“喂，去哪儿？”我故做惊讶地抱着双臂。
“怎么？公社泽旺书记没对你说？”
“他的嘴巴让二两酒水泡胀了，吐不出

一句好听的话来了。”其实，泽旺书记早对
我说了，庄果寨子要请我在他们寨口的大
土墙上，堂堂正正地画幅主席像，写几条大
标语。

他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狡黠地朝
我挤挤眼角，说：“嘿嘿，我们寨子杀牛，
灌血肠。”

我舔舔枯燥的嘴唇，狠狠心，一拍马
背。去，妈的，我都馋了好几个月了。前几
天，苗二他们趁着浓湿的黑雾，挖出了一条
寨里人埋了两天的死狗，以为能大大解一
次馋。腐烂的肉在锅里吐着浑浊的泡子，散
发出一股沤臭的萝卜味，谁也不愿尝一口。
甲嘎狠狠心，吞了一块，张开恶臭的嘴巴直
嚷：“毒药！妈的，这狗是吃毒药死的！”

我当然要去了，为了美美餐一顿牛血
肠，再远的路我都要去。可是，走之前我想
给达瓦拉姆道个别，我已经好几天没见着
她了，那几天我只想着苗二的安危，并请阿
嘎给他念经，为他与心爱的人祈福。

达瓦拉姆在洗头，一盆清水在阳光下
飘着热气，她把头发浸入水中，抬起头，融
入阳光的水珠在发丝上滚着。她知道我来
了，说把茶缸里溶化的肥皂水朝她头上倒。
我倒着肥皂水，她指甲在发丝上抠出一串
串乳白色的泡沫。我对她说，我要去庄果寨
子画几天画，马上就要去。

她嗯了一声，好像这事并不重要。她又
叫我用瓢舀清水往她头上冲。

我说：“这几天，我肯定很想你。”
她嗯了一声，说：“小心点，别把水倒进

我的脖子里了。”
我说：“昨天，我去供销社买了点杂糖，

你喜欢吃的那种。我放在你的枕头上了。”
（未完待续）

我们那里有
三个泉水，一个
叫塘湾泉水，一
个叫蟒弯泉水，
一个叫窑井坡
泉水。


